
■王晓景
过罢年，各村的村民就开始算着日子

等待过春会了。
小城最早过春会的是一个叫社仓的村

子，是农历正月初四会，然后是火神坡的
农历正月初十会。接下来春会便密集起
来，一个村或几个村地过，一直持续到夏
初。可能是漫长的冬天加剧了日常生活的
单调，乡邻需要一场欢聚为即将开始的繁
忙劳作振作精神。

我们村子的春会是农历二月初二。因
临近颍河，旧时常常受河水泛滥之苦，村
民就在附近建了一座庙，叫汾江庙，庙旁
石碑的碑文记载建于明代后期，里面供奉
的是龙王，以祈风调雨顺、河道安澜。每
年的农历二月初二就是过庙会的日子，无
论年景好坏、庄稼丰歉，轮值的几个村庄
都要筹办庙会。筹办庙会最重要的是请上
一台大戏，戏台往庙前空地上一搭、“打
闹台”的锣鼓一敲，四里八乡的人便三五
成群、扶老携幼，扎进会场。

春会大多与庙宇神灵相关，也有与时
令节气相关的。比如三家店镇邢庄村过的

“偏清明会”、繁城回族镇下马村过的“正
清明会”、陈庄乡黄连城村过的“正小满
会”、石桥乡驼铺村过的“正小满会”。个
别没有春会的村子想热闹一下，就按照

“先唱戏后成会”的方式，固定个好日子
唱上几天大戏，遍邀亲朋好友，慢慢就约
定成俗，持续至今了。

春会时间基本上有三天。春会当日称
为正会，正会前后那两天称为偏会。唱大
戏是春会隆重的文化娱乐活动，以豫剧、
曲剧、越调为主，声腔高亢激越，古朴醇
厚。台下人如痴如醉，有时会跟台上演员
一起哼：“慢说你是驸马到，龙子龙孙我
不饶。头上打掉乌纱帽，身上再脱衮龙
袍。紧紧法绳捆三道，我要是贪赃枉法我
不姓包。”谁的角儿真、谁的扮相俊、谁
的把子好，都将是这几日或好长一段时间
内人们谈论的话题。

戏台周围卖东西的摊子很有特点。卖
吃食的支起一口炉子一口锅，简单的煎炒
烹炸后，美食便出锅了。油条、胡辣汤、
水煎包、炒凉粉、烤香肠、炒栗子……摊
子任人围拢，食客大多站立而食。还有卖
衣服鞋帽、床单被罩、农用器具、花木树
苗、盆景日杂的。虽不及《燕京岁时记》
所载的“开庙之日，百货云集，凡珠玉、
绫罗、衣服、饮食、古玩、字画、花鸟、
虫鱼及寻常日用之物，星卜、杂技之流，
无所不有”，但也雅俗相济、商娱互融，
老人能怀旧，小孩可猎奇。

人们对春会的重视程度不亚于过春
节，因为过年是一家人团圆，过春会则是
亲戚朋友的大聚会，老姑奶、舅姥爷、表
妗子都来走动走动，像是必须完成的社交
礼仪。男人互诉衷肠、猜拳行令，女人闲
话家常、感叹时光，絮絮叨叨中，那些亲
情的根和脉就凝结起来了。

春会记忆

■张一曼
春已到，我盼着村头的一株结香花吐

蕊绽放。每逢百花争艳之时，我都想看尽
每一朵花开。

记得一年前，我们大多数人都在怀念
并期待着人潮涌动的景象，不论高速上恰
逢拥堵，还是在景区遭遇人挤人的场面，
都觉得是一种幸福。有人甚至在备齐各种
物品后专门把车开上高速，只为体验一下
堵车的壮观，也有人将在某个景区拍下的
人头攒动的图片发到朋友圈便心满意足。
似乎很多人都接受了这种生活态度，觉得
只要看过了山山水水、名城古镇，吃遍了
南北风味、坊隅巷陌，人生哪怕短暂也值
了。

我本是向往诗情画意的人，竟也不在
乎所到景点的意境了，去了某个景点便盼

着人能多一些。人多到在一个狭窄的地方
腾挪不动，被堵的人不得不停下来着急地
观望。有小孩子委屈哭闹了，陌生人的一
句安慰便能使积攒的焦虑一下子消散。那
时，人群似乎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一起
等、一起盼前方畅通。有时，我甚至没那
么希望拥堵会很快得以疏散——那段或
漫长或短暂的等待，让人和人不得不聚
在一起，真切地感受着彼此的气息和温
度。那温度似乎能减轻来自工作和生活
的压力，让我感到些许松弛和安全。山
里冷，停下脚步更冷，但是寒气令我们
愈加信赖彼此，一种和冷漠相对的情愫
在人群中不断滋生着。春节前，我和家
人爬了一座雪后的小山，就是这样的体
验，我们都感到满足。那之后，我和爱
人常聊的话题便是“还有哪儿没去过”，

随后便安排出行。
和我有着同样想法的人，让这种现象

愈演愈烈——游玩者不论去到哪个景区、
不论什么时候去都是人潮汹涌，本来各具
特色的景点皆被如潮的人群填涂成了相同
的模样。多次亲身感受后，我心底那个需
要填补的缺口被喧闹满当当填上的时候，
周密的安排让我忘记了思考，拥有了一种
虚假的逃离感。

现下的世界精彩纷呈，我们如置身繁
花盛宴，总想着都看过体验过才不算亏待
了自己，却忘了我们需要的其实没有那么
多。我们只能成为一种人——想如荠菜花
那样平实无华，就不要再企望成为华贵雍
容的牡丹。有人喜欢月季，春天里看它在
风中娇艳，夏日许它热烈，秋日许它懈
怠，寒风中惊喜于它一朵两朵倔强地绽

放，简单也富足，已足矣。有人偏要满园
种了玫瑰、迎春、紫藤和海棠，栽下杏
树、枇杷和山茶等，青黄翠绿，姹紫嫣
红。望去，本最让人心怡的月季湮没其
中，再娇艳却也失了颜色。要得多了，会
忘了自己真正的需求，看似得到了许多，
那许多实在消耗着自己。桃花林的美胜在

“中无杂树”，纯粹到极致方入了境。我
想，我们的人生亦然。

这一生，我们可能会遇到很多美好
的东西，但只要用心好好把握住其中的
一样就足够了。春天一到，不妨只等一
朵花开，看它吐芽、蓄苞、绽放。同为
生命，去欣赏，有所依赖，也可丰盈
了。

春已到，我只看村头那株结香花的花
苞从一朵、两朵的灰白变为明黄……

等一朵花开

为持续擦亮“首家中国食品名城”品牌，大力宣传沙澧大
地、许慎故里美食名片，全面提升漯河“美食之都”的形象和
影响力，《水韵沙澧》副刊《“食全食美 漯在其中”——我的
美食故事》专栏征集有关漯河美食的文章。欢迎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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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 鹤

一

杏花雨、杨柳风，大自然的美在季节
转换中呈现。

久坐办公室，被沉闷的空气桎梏着身
心，我需要春日新鲜的风来复苏。周末，
我去了湿地公园。上次去还是年前，当时
人迹寥寥，冬的萧瑟弥漫在空气里，公园
入口的松树上围着一圈稻草，仿佛穿着一
层防寒服。水边的草木虽不至凋零殆尽，
但总有韬光养晦的深沉。时隔月余，再次
来到这里，春的气息遍布其间。草木泛着
葱茏的光泽，各种小花苞缀满枝头，仿佛
正抱紧内心，做着一个关于春天的美梦。
等一场春风、一抹阳光，它们就展露笑
颜，汇成最美的人间四月天。

柳条发出新枝丫，在晨光里闪着金
光，无怪乎诗人以金柳喻它。这鲜活的美
啊，清新怡人。云淡风轻，流水缓缓，鸟
儿掠过树梢，这是辽阔人世里又一年的开
始——不知它们是旧友还是新朋。岁月如
流，恪守常规的我固守着脆弱的城池，日

子被复印着，每一天并没有太大不同。看
着春天，抚摸着长出来的新芽，感受生命
的娇嫩，我被其中蕴含的流动光彩抚慰。

二

春和景明，走在嵩山路上，映入眼帘
的是满树梨花，连带想起很多关于梨花的
诗句。有时候还会特意拐到这条路上，就
为了复习花儿入眼悦心那一刻的柔软心
情。花开时间有限，这梨花满路的旖旎也
很快会过去。古人秉烛夜游，也有和时间
赛跑的意味，春光几多时，花开须珍惜，
能多看一眼是一眼吧！

春天，是满眼的绿，是一树树的花
开。去图书馆还书时，我看到那边的玉兰
花开了。我们小区里常见的玉兰是白色，
这里倒是开着紫红色和淡黄色花朵的。玉
兰花肥厚壮硕，如果以花比喻女子，玉兰
花肯定不是小家碧玉，应是豁达洒脱的女
子，胸襟开阔、气度优雅。这样的花，傲
立枝头，不畏风雨，让看的人心生敬意。

花不同，给人的感觉亦不同，杏花娇
嫩，桃花妖娆，梨花纤弱，海棠娉婷，樱

花烂漫，油菜花平和又具有生命力。这些
春天的花，让人想到人生的美好，又让人
感叹时不待我、岁月相催。年年花相似，
岁岁人不同。这些美丽的花儿，自顾自盛
开，哪怕只有短短一季，也尽情释放美
丽。

三

春天是如此美丽，几乎叫人伤感，娇
艳的花朵、鲜嫩的柳色、清脆的鸟鸣，万
物在喧腾中孕育新生，绿色隐藏在大自然
的勃勃生机中，成为生命的底色。看到的
看不到的都在生长、变化。来不及珍惜、
来不及留住，最美的花儿在枝头绽放，下
一秒就是衰败，更多的花蕾前仆后继绽放
过最美的瞬间，然后不可遏制地走向生命
的低谷。一阵风吹过，或许时间的手掠
过，落红无数，枝头依然万千繁华，谁在
意曾经一瓣的飘零或枯萎，总有新生的、
更美的点缀着亘古的宇宙。这寂寞的生
命，是谁和谁的互文。

年少不知花开好，有些事，有些情，
过了一定年龄才有体会。比如看花，少年

的我从不记得春天哪种花开得特别美，大
概那时自己的人生才刚展开，太多热烈的
人世风光等着眼和心去探索，怎么可能为
自然的花开叶落分神。

到河堤散步看到桃花，惊艳于它的灼
灼其华，仿佛最初的邂逅。记忆里，大
姨家就有一片桃林。桃子熟的时候，大
姨会让我们请假帮她摘桃子。那时，桃
子的泛滥让我记忆犹新，挑好的装箱，
将烂掉的随手扔给牲畜。这么多年，我
依然记得桃子成熟时的俯拾皆是、记得
摘桃子时手臂蹭上桃毛的刺挠、记得桃
子熟时要赶紧摘下卖掉。唯独不记得桃花
开时的盛况——按理说，那么大一片桃
林，花开时一定耀人眼目、动人心魄，我
怎么可能毫无印象呢？但它偏偏就从未在
我记忆里开放过。

多年后，我分不清桃花和美人梅的区
别，查阅资料后才略知一二。那颜色、那
形态，让人赞赏不已。我不知道自己该庆
幸终于觉知和谐共生、万物有荣是一种生
命对另一种生命由衷的欣赏和热爱，还是
该懊恼这觉知带来深沉的感动里也含有丝
缕感伤。

走过春天

■李 季
想把这个小城的春天
邮寄给你，红色的海棠、紫色的丁香
默默流动的河水，还有
我每日的心跳
你在远方撑着纸伞
伞上跳动着昔年的雨水
我想寄给你昔日的微笑
以及旧时的月色
那么多独自走过的晨昏
独自看过的风景
以及独醉的悲伤
多情的藤蔓翻不过，岁月的篱笆
你说相思相望
我说天为谁春

春日
我总是陷入怀念
在暖暖的春日。桃花明媚，燕子归来
谁是谁的青梅，谁是谁的竹马
我总是记着一路的悲欢
在溶溶的月色下。柳丝轻扬，鹧鸪低啼
谁是谁的流水，谁是谁的落花
油菜花开遍山川大地
如我的千言万语，向你铺展开来
我当承认，我无力到达的
地方，很多很多
春日很美，而春日就要这样过去了
一生很苦，而一生就要这样过去了
我们再相见的日子，遥遥无期

把春天邮寄给你（外一首）

■邢俊霞
要说谁最有魔力，我觉得非春风莫

属。这不，春风所到之处，满眼都是花枝
乱颤。迎春花刚刚粉墨登场，玉兰花便在
料峭春风里翩翩起舞了。杏花岂是落伍之
辈，细细柔柔的枝条舞动，犹如花仙子纤
细的腰肢，朵朵杏花——红的、白的、粉
的，争奇斗艳，枝头闹春，一簇簇、一朵
朵暗香浮动，一花一景，如诗如画。

然而，在我眼里，这些美景远不如海
棠花开。那日，新雨初霁，田野里、草地
上到处生机勃勃、绿意盎然。晚饭后，天
色未晚，想起海棠花素有“睡美人”之
称，我就起身往河堤游园而去，想看一看
晚上彩灯下的海棠花是否如白天一般璀
璨。

果然，海棠花未眠。彩色的灯光弥漫
枝叶之间，散落在粉红的花瓣上，细腻、
柔和，犹如缤纷多彩的丝线，经与纬、丝
与线，密密实实。海棠花似乎也被这种景
色所惊艳，暗暗憋着劲儿，换掉白天的装
扮，尽显妩媚、妖娆，让人在灯光流淌中

捕捉梦的花影，姿态摇曳中看起来尚有几
分羞涩，如同被爱情轻触的脉脉心弦，愈
发显得娇美艳丽，不期然飘落心底，让人
悸动。漫过树梢的那种带着生命脉动的粉
色浪潮，仿若美人唇间的莞尔一笑，娓娓
诉说春天的故事。

微风吹来，花枝随风摆动，心中不由
情思涌动。苏东坡对海棠花情有独钟。那
夜，春风袅袅、暖意融融，海棠花的香气
融在朦胧的雾里，月亮移过院中的回廊，
担心夜晚天色太黑，花儿都会睡去，苏东
坡特意点燃蜡烛来照亮海棠的美丽姿容，
由此留下“东风袅袅泛崇光，香雾空蒙月
转廊。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
妆”的千古名句。

站在海棠树下，无数花瓣在微风中纷
纷扬扬飘落，让我觉得仿佛淋了一场浪
漫的花雨。看着满地嫣红的“睡美
人”，我想李煜那句“林花谢了春红”
写的一定是此情此景吧。但谢了春红又
怎样？在我眼里，自由舒展地躺在母体身
边，也不失为另一种遗世独立的美。

海棠花未眠

■宋守业
出生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

代的人，大都记得这么一句俚
语：“红薯汤，红薯馍，离了红
薯不能活。”这句俚语真切地反
映了那个温饱问题尚未彻底解
决时代人们的生存境况：是一
碗碗冒着热气的红薯汤温暖了
那些困顿的日子，是一块块红
薯让人们度过了一个又一个难
关。在我的记忆里，红薯是有

“色”的。
红薯有多种吃法，但蒸着

吃可谓是最普遍的一种。那时
候，大人总会在清晨把前一天
晚上洗好的红薯放进一口铁制
大锅里，加入适量净水，盖上
大锅盖，用麦秸引燃劈柴，再
拉起风箱、燃起大火蒸上半个
小时左右，一大锅红薯就蒸熟
了。每到这时候，小孩子便在
风箱的轰鸣声中陆续起床围在
锅台边。待掀开锅盖的那一
刻，一双或几双小手会伸向锅
中。尽管锅中的水蒸气烫红了
小手，但仍不能阻止他们快速
将一块块熟透的红薯拿在手
里。尤其那些男孩子，更是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拣一块
儿大的，然后急急跑向大街
和小伙伴相聚，一起品尝红
薯带来的幸福滋味。有时，
为了活跃气氛，小伙伴常常会
两个人或多个人进行吃红薯比
赛，看谁吃得最快——在朝阳
映衬下，无论参赛者还是鼓劲
者，小脸上都泛着幸福而红润
的光。

红薯尽管很高产，但也有
一个缺点：放久了容易患黑斑
病而烂掉。人们为了减少损
失，会将一部分储藏在地窖

里，另外一部分切成片、晒干
后储存。那时，白天都要忙生
产队里派的活儿，各家各户只
好趁着夜晚时间推制红薯干。
之所以说是推制，是因为人们
用的是一种叫推子的工具——
用它推出来的红薯干薄厚均
匀。晒红薯干一般在晴天进
行，晾晒的地方也要选在土坷
垃较多较大的空旷田地。将红
薯片摊在地里晾晒，你会惊喜
地发现：空旷寂静的深秋夜
里，密密相伴在皎洁月光下的
红薯片呈现出耀眼的白。

生产队里集体收过红薯之
后，大人孩子似乎都喜欢到田
野里遛红薯。不过，那时候大
人遛红薯是单枪匹马独往独
来，我们小孩子却常常结伴而
行——除了聚在一起能多些热
闹氛围外，更主要的是为了一
起焖红薯吃。吃着香喷喷的红
薯，小伙伴们因劳作或兴奋而
挂在脸上的汗珠儿在夕阳的映
照下金光闪闪。

去年11月中旬，我无意间
和家人闲逛，竟逛到了“红遍
沙澧 薯香漯河”为主题的漯河
市首届蜜薯节现场。置身万余
人参加的盛会现场，仿佛一下
子扑进了波浪起伏的欢乐海
洋。戏剧表演、文艺演出、蜜
薯品尝、文化研学、产品展
销、红薯评比等轮番上阵，让
人领略到了农村发展的美好韵
景，还给人带来了丰富多样的
美食享受。尤其是产品展销、
红薯评比的活动现场有许多网
红拿着手机现场直播。再看那
些整齐排列在桌面上参加评比
的蜜薯，更勾出了我的童年记
忆。

我的红薯情缘

■游怡琳
推开门，我便看到一双陌

生的眼睛，透着慢悠悠的神
色。她看起来缓缓的、柔柔
的，像柳枝拂过后荡起的绿
波，一层一层，又轻又慢。

我知道，我们见过，我还
被她抱过、哄过。我体内流淌
着的血液有四分之一来自于
她。我们血脉相通，我们是一
家人。

我却叫不上她的名字。
儿时，我与她关系似乎不

错。母亲说，甚至她永眠的那
天，我还在路上吵着要跟她
唱“螃蟹咿呀爪八个”。劲风
在麦田中呼啸而过，姑姑哭
得昏天黑地。我站在那儿，
看着大人一铲一铲将黄土垒
起，我不明白死亡的意义，
只知道歌声再也传不到她的耳
朵里了。

坟墓是一堵厚厚的围墙，
她在里头，我的记忆也落在了
里头。

我常常埋怨她性子太急，
仅仅在我生命里存在四年便收
走了所有对我的偏袒和爱护，
以至于同窗聊起躲在老人身后
的理直气壮时，我硬是插不上
一句话。父亲总说她很爱我，
我也觉得她应该是爱我的，可
是我不确定，因为我实在不记
得了。

直到16岁那年的清明节归
家，母亲提议整理她的遗物，

让我在外头等着。我开始重新
端详起这座老宅。彼时，梨花
落满地、残砖旧瓦稀，灶台下
还剩着几根烧过的柴火，压水
井早已压不出水来。屋里的电
线断了，半黑的灯泡悬在梁
上，没有生机。除了院里的野
草和杂树。

我看着这一切，觉得恍如
隔世。父亲突然走出来递给我
400元钱，说：“这是奶奶留给
你的，在她口袋里缝着。”

我回过神，望向父亲湿润
的双眼，伸手握住这四张薄薄
的纸，又开始愣神。我想说些
什么，但是又不知道说什么，
其实就算知道该说什么，也早
已被哽咽捂住齿唇。我好像是
站在时光回廊的一头，周围朦
胧婆娑，那头的小老太太佝偻
着腰，咬断最后一针线，然后
抬头看向我，笑脸盈盈。

我确实应该拿着这钱，可
又觉得我不配拿着——她如此
深沉地爱着我，我却叫不上她
的名字。

后来，父亲再说她很爱
我，我便知道她肯定是爱我
的。或是化成薄薄的钱币，或
是变成坟旁的野花，不论以何
种方式，只要我还能怀念，她
就未曾离去。

念兹在兹，故人心上。思
念堪比细雨绵绵，众人皆举酒
寄哀思。我只想蹲下，与那个
心中思念的人说些湿漉漉的话。

心头的思念

■苦 丁
一叶小船、一位艄公、一滩鸥鹭
守望着渡不尽的风雨、渡不尽的晨昏
时光随流水东去
迎来一轮轮喷薄而出的朝阳
百年沉积下的往事
像一尾尾随水游去的小鱼儿
我所能打捞上来的
都是记忆残缺的鳞片

白鹭
一行白鹭，追逐着波浪，贴近大河飞
波浪一浪高过一浪
一行白鹭，追逐着大河飞
越飞越低越小
渐渐贴近了河面
远远望去
恰似波浪溅起的一朵朵浪花

古 渡（外一首）


